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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迎合

我是带着一种好奇的心理踏上这次探秘
之旅的。雕岩谷，好新鲜、好奇丽的名字。在
我的想象中，这样的山谷必定是精致而又有
几分奇幻色彩的。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峰，经
过岁月刀斧的切削，自然有了区别于其他的
独特气质和容貌。何况它就在我的家乡江
津，理当以最本色的姿容满足我内心的奢望。

虽然自觉足迹遍布江津的山山水水，但
以前却对这个深藏于家乡的河谷一无所知。
萌发前往探访的念头缘自互联网上的一则报
道：“由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嵇少
丞与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曾卫
联合组织的野外地质考察组，在重庆市江津
区李市镇境内发现一条近两千米长的雕岩
谷。这两位合作考察的教授把他们新发现的
这个雕岩谷命名为‘龙吟雕岩谷’，因为它位
于李市镇龙吟村。”于是，雕岩谷便成了一个
挥之不去的地理符号。

何谓雕岩谷？它就是一道罕见的地质奇
观。在一条狭窄的河道里，发育交错层理的
砂岩被上万年急流挟带的砂砾研磨钻掘出无
数个圆柱状的壶穴，它们彼此贯通在基岩中，
形成岩壁光滑、形态复杂的连续河道。而这
大自然杰作的创造者，就是当地著名的孔目
河。

其实在我眼里，孔目河只是山间小溪。它
起源于江津区蔡家镇莫家沟水库，向北流经福
德村，然后转向东北依次经六角村、孔目村与
梨树村，再进石龙峡，最终注入笋溪河，与綦江
合流后，再流往长江。孔目河总长近30公里，

流域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这条看似不起眼
的小溪平时蜿蜒舒缓闲庭信步地流淌，但在夏
日雨水过后，却陡然变得汹涌湍急，河床加宽，
浪潮翻卷。若干年后，河道自然被冲刷得凹凸
有致，一道奇异的河谷地理奇观——雕岩谷也
随之呈现。

夏日的天气不可能温柔，它的阳光是炽烈
的，天空是湛蓝的，连那游走的风儿也是疾速
而热诚的。我此刻的心情正好与季节合拍，欢
快地跳动着，只为了那想念已久的雕岩谷。

在雕岩谷的起点，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
是一尊巨大的天然岩石，该石方圆数百米，浑
圆沉厚坦陈于青山绿水环抱的笋溪河上。奇
异的是这巨大的石头被拦腰横截为三节，三
道深深的沟壑整齐划一。从上往下看，可见
谷底青草摇曳，流水清幽。问及来历，世代生
长于此的陈姓老人介绍道：相传在很久以前，
它还是一块整石，村民们都喜欢在石头上晾
晒谷子，晒一挑能收两挑。当时村里有三弟
兄时常因在上面晾晒谷子发生争执，上天知
晓后，便用巨雷劈为三块，从此以后，此石便
如普通石头一般，人称“雷打石”。此传说看
似荒诞，却表现了人们崇尚美好公平、和睦友
善的愿望。

从雷打石上下来，一条蜿蜒曲折、青青修
竹和稻菽果木簇拥的山涧小径把我们引向了
绿野深处。此时正是夏日雨后的上午，空气
清新带有点点湿润，几只长尾巴的小鸟高低
扑腾欢唱着，在一茂林极深处停留了下来。
陈姓老人指着路畔鸟儿鸣唱的沟壑对我们
说：“瞧，那就是雕岩谷。”

哇！这就是我心仪已久的雕岩谷吗？我

贪婪的目光顺着老人的指点向下看去，但见
两岸岩壁光滑、柔美如流水般不规则的弧形
曲面惊异呈现，在斑斓水雾缭绕升腾的烘托
下凸现出一种朦胧美。按捺不住心儿的狂
跳，我们手拉着手、踩着绿茸茸的青苔小心翼
翼下到谷底，层次分明的峡谷壶穴壮美奇观
犹如精致的画幅次第展开：壶穴或彼此联通，
或单个呈现；有的呈椭圆形、圆形，有的呈半
圆形、弧形；有的似鲤鱼仰头，蛇饮河水，又似
乌龟啸天，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惟妙惟肖。此
时，阳光通过谷顶的天窗探头进来，倾泻而下，
经过覆盖碧绿苔藓的彩岩曲面的多次折射，形
成梦幻缤纷的光彩，宛如天堂开了一扇拱门。
当地人称这奇异的自然景象为“龙舔塘”。

“你看，是不是像一条龙被困在浅塘中
嘛？左右摇晃着身子却无法脱身，它就用长
长的舌头舔出两岸大大小小的窝。”陈姓老人
指点着说。果真，大自然的精彩地理密码就
在神奇变幻的景象中，它就坦然、骄美地摆在
那儿，不用赘述，那掏心的美，自是魅力无穷。

穿过龙舔塘，我们沿着葱茏的河谷一路
前行，愈是向里，景色愈发新奇，阳光的彩釉
泼洒在柔美的水波上，如同一串亮丽的珍珠
映射在崖边的砂岩壶穴上，和流动的水波一
起温柔晃动，形成道道梦幻缤纷的光彩，那情
那景自然驻留在了我们心里，成为永恒。

有人说大自然是一个艺术高超的雕塑
家，那么龙吟雕岩谷就是一件佳作。它犹如
浓缩的美国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的窄道峡
谷，在中国极为罕见，据说迄今为止全国仅发
现5处。相信这个与重庆主城区直线距离约
70公里的自然地理奇观，当会愈发引人瞩目。

江津龙吟雕岩谷探奇

□蓝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传统文人
的理想诉求。所以，人们一想到古代的行旅
诗文，总是映照出山光水色，总是对古人的行
旅充满了憧憬。人们会说，你看看旅行家徐
霞客、王士性、杨升庵们走得多有诗情画意，
行走的惬意中还不时有诗文留下。其实，在
传统时代，这些文化人即使再失意都是处于
上层人士，他们的行旅多是有佣人和骡马相
伴；但一般平头百姓，特别是脚夫们的行旅却
远非如此。

比如明清时期从重庆到成都的东大路，
主要是行进在浅丘地区，可也要连续不断走
10天左右才能到达；如果是负重太多，10天
也是走不到的。至于四川盆地大山之中，行
旅之艰难更是难以言喻。唐代五代时，今天

重庆以南的綦江、万盛、桐梓一带山高水险，
根本不可能像平原浅丘之地有高车大马，连
官员们也只有坐背架而行，当时称这种背架
为“背笼”或“兜笼”，所以，当时南州的州牧和
县令也是用背架为座驾。因高山碥路高深湿
滑，为了安全，背架外套上竹笼，领导在竹笼
内与背负者背靠而坐，仰望天空而看不到路
况，更是步步惊心!

至于一般百姓脚夫，往往要背负几百
斤的行囊，更是艰难万分。如果要越过密
林，时有瘴毒侵扰，更是行旅唯艰。如果跨
越急流，多取溜索溜过，但以前的竹篾溜索
多无金属滑轮，往往全靠手力滑动，不仅艰
难万分，也相当危险。所以，这些脚夫长年
负重远行，经常日晒雨淋，面色黢黑，身材
干瘦。

最早背篓类工具就是产生于西南地区，

这是适应西南陡窄山路的科学应对产物，但
有时个人背负不了的重量也只有用担子挑。
可山区不仅道路窄险，更有荆棘阻挡，担子多
有不便，为此我们的祖先不仅发明了河流的
纤引，陆上行路也出现了纤引，这是世界上少
见的陆上拉纤。无独有偶，10多年前我在青
川县摩天岭也正好遇到现代的陆纤使用案
例。

西南地区的丘陵地区，道路回曲，山丘
不高但起伏不断，高车大马自然也难行，人
们由此发明了独轮车，称为鸡公车，人们甚
至将其与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联系起来。所
谓鸡公车不过是一种小独轮车，正好是适应
浅丘地区的一种交通工具，既可坐人，也可
载物。不过，操作独轮车还真是一门技术，
车上东西重了要用力，同时又要控制平衡，
不论是在泥土或碥石道上行进，坐车人肯定

也是相当难受的。
在西南地区为了尽可能地节约体力并更

多负重，先辈们用尽了才智，发明种种特殊古
怪的担负工具，如挑高肩又称翘扁担，充分利
用了力学原理；而花样繁多的背架更是适应
不同的背负和路况发明出来的，有的背负工
具可以背负两三百斤货物。虽然智慧毕现，
但行旅之艰难仍然难改。

我们知道，在中原地区出行，坐轿自然是
最好的选择，因为古代的车轮、路况下，坐车
真谈不上是一种享受，可能皇帝的御驾豪车
也舒服不到那里去。西南地区当然也有坐轿
的，但山区大轿上山下山也多不方便，人们多
用简易的轿子凉轿滑竿，甚至发明更简单的
两根竹竿一块麻布的滑竿。不过，在山区不
论坐啥轿子，上上下下、东转西折也并不好舒
服。你想一想，就是重庆到成都虽然只有10

天左右，可能坐啥坐久了都是不好受的。也
许有人说可以骑马骑骡，不错，我们西南地区
的马也像人一样矮小且长于忍耐负重，但并
不适合人骑；然而，就是给你高大的蒙古马，
可能你也不敢在山区坦然行进，还不如下马
步行安全。

现代科学技术改变着社会，成渝之间从
驿马时代的 10天、民国时期成渝公路的 2
天、新中国成立后二级公路的11小时、成渝
高速公路的4小时到今天高速铁路的1个多
小时，可谓沧桑巨变。今天，当我们驾着自
动挡汽车一路飞奔，或一家人坐着高速动车
畅谈天下，或坐在飞机座位上鸟瞰舷窗外美
景时，这种旅行的惬意和满足自然是古人的
行旅没有的。所以，我们唯一对古人行旅憧
憬向往的，可能只有对古人与自然深刻接触
而来的诗意诗境了。

你所不知道的古代行旅的艰辛和创新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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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鸣

曾经，重庆在我少小的心灵中是一个富
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圣地——这源自一部名为
《红岩》的长篇小说。我完全被书中扣人心弦
的叙事给迷住了，充斥脑海的画面，是某处峰
地突兀崛耸着巨大的红色岩石，岩顶上苍松
蓬勃遒劲。岩下那些隐密的山林、幽曲的街
巷和江岸码头，活跃着一群意志毅定、百折不
挠的革命志士，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许云
峰、江姐、刘思扬、成岗、华子良，还有身怀绝
技的双枪老太婆。

这算是“神游”得来的一份重庆印象，浪
漫中透溢着几分虚幻。但在那个特定年代，
它对一个纯洁少年的影响和塑造却是实实在
在的。现实中有幸踏上这片宝地，与这里的
一些人和事发生交集，结下一段情谊，留下一
份美好回忆，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机遇。

第一次是成渝两地“分家”前夕，四川日
报召开全省通讯员会议，重庆新闻界同仁主
动争取承办资格，他们说，把这次机会让给
我们，算是作个纪念吧。其时，我是什邡县
委宣传部新闻干部，被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
受邀参会。重庆方面筹办相当精心，创意独
特：包了一艘往返宜昌的小型客轮，将主要
议程安排在长江之上逐水进行。代表承办
方致欢迎词的是一位靓丽知性的重庆美女，
一口地道山城方音。我平常就喜欢听重庆
人说话，他们语速比成都话明显要快速酣
畅，一些咬文嚼字发音的婉转和情绪的舒
张，根本无法用简单的文字来精准表达。比

如评价某人说“嘿好”，肯定某事说“对仙叫”，
形容时间短暂说“哈哈儿”，常挂嘴边的口头
禅“格老子”听上去也透着袍哥人家的豪
气。此刻台上的重庆美女更是妙音悦耳，有
点像时尚舞台上的Rap：“今后两地分了家，
川渝还是一脉血亲，新闻人还是兄弟伙，分
家不分心，情义值千斤，就算断了骨头，一根
筋也是连着的！”她说到动情处，泪水盈盈，
惹得大家都跟着红了眼睛。会余时间，她率
领一帮东道主，热情地陪同我们在船舷边欣
赏两岸连轴铺展的巨幅画卷：奇崛险峻的夔
门雄关，巍峨幽秘的白帝古城，云遮雾绕的
巫山神女，鬼斧神工的粉壁石刻……每幅画
面，都引出一番津津乐道的传奇抒描。其
时，葛洲坝已蓄水发电，三峡大坝建设正如
火如荼，江流气势已远非李白当年飞舟御浪

“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狂放不羁。但长年浸
润于蜀中清秀婉约水光山色的我，依然被一
江浩浩涌浪和奇瑰险峻的大巴山走笔深深
打动了。那是一种我从未领略过的雄浑大
气之象、惊心动魄之美！返程前的夜晚，东
道主在船舱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告别
联欢。席间，两地宾主举杯开怀豪饮山城啤
酒，知性美女此刻化身为飒爽女侠，率几位
帅哥靓妹，轮桌去唱祝酒歌，然后带头一仰
脖子，先干为敬，没一点拉稀摆带。席罢，挪
开餐桌，就着录放机的音乐旋律，在船底波
浪的摇曳中，跳起了交谊舞。

新千年来临之际，为了编印一本宣传画
册，我与同事于初夏一日乘坐绿皮火车，再
度来到重庆。画册拟用于招商引资和外事

交流，品质要求较高。当时川渝好几家出版
机构闻讯主动联系我们，经反复比选考量，
我们最终被重庆一家出版社的设计方案打
动，决意舍近求远。那家出版社人手没几
个，却是既专业又敬业，与我们泡在一起连
日加班，同吃盒饭同熬夜，顺利快捷完成了
出刊。

松弛下来，我们鱼一样游入市区的大街
小巷，借机品味市井风情。我们专程前往渣
滓洞白公馆，让多年前的书本幻象与亲睹的
实物实景对接叠合，一些史实如老电影场景
在脑海里再次回闪，心生许多感慨与触动。
我们在解放碑游观幢幢繁华时尚的商贸大
厦，赏看满街潮男潮女如流动的风景。我们
去沙坪坝沿街寻访《红岩》小说中那间作为
地下党交通站的沙坪书屋，想去买几本书作
留念，却最终怅然无获。我们随意踅入一条
吊脚楼夹拥的坡坎小巷，选择一家老字号火
锅店，落坐矮竹凳，围着小锅台，酣畅淋漓品
享了一顿正宗重庆火锅。

返蓉前夜，我们打车来到朝天门码头，在
一棵大榕树下的露天茶摊泡上一盏盖碗茶慢
慢品咂，仼双眼像广角镜头一样赏视周遭。
广阔的朝天门广场形似一艘巨大的航母，正
欲扬帆远航。江岸左侧，嘉陵江的小川细流
载欣载奔，一头扑入长江主流。碧绿的清流
与褐黄色的激湍相互撞击，漩涡滚滚，形成
壮观的“夹马水”奇景。江面上闪烁的小舟
渔火有如天际滑落的星子，大小渡轮扫着雪
亮的探照灯鱼贯泊岸或启航，汽笛声声，织
成夜的交响。密如蜂蚁的乘客沿着长长的
石阶涌动上下，年轻力壮的“棒棒”们穿插其
间殷勤揽活。稍远处的深水码头，长臂吊车
正从一艘巨型货轮上卸载集装货厢，朦胧中
看上去酷似科幻片里的机器巨人在蠕动。
江畔之上大片的开阔地，一幢幢簇新的楼宇
拔崛而起，有的刚刚落成，更多的还在长高。
作为蜀地乡亲，我们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了这
个年轻直辖市的繁荣昌盛和蒸蒸日上，心中
涌上由衷的欣慰和深深的敬佩。

遇 见 重 庆

□蓝锡麟

《巴渝诗话》凡一百零四篇，大致以成诗
年代先后为序，对于起自上古、迄于民国的
历朝历代二百三十余位诗人，以及少量无名
作者的七百余首诗歌做出辨识和点评。

巴渝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其范围不限
于当今重庆。但本著所指，却基本限定在当
今重庆所辖范围内，只在极个别因诗作所系
难以剥离的对应点，才经过考辨、略有超越。

至于诗，本著所指一概专属文体学上认
定的古诗，不含新诗。古诗则从宽，不限于
传统意义的古体诗和近体诗，还包括词曲，
乃至歌谣。新诗当由吕进、蒋登科等方家
说，我不敢班门弄斧。

判别是否属于巴渝诗，自订了两项标
准。一为籍在巴渝，亦即诗人的籍贯在当今
重庆所辖区县内，不属流寓或者过境。只要
确属历史上的巴渝本籍人，那么其诗作无论
成于什么地方，无论涉及什么题材，全都属

巴渝诗。二为迹在巴渝，是针对非巴渝籍诗
人而订的。迹含履迹、心迹两种。履迹指其
人到过历史上的巴渝地区，因而其间所作
诗，无论什么题材都可以归入巴渝诗之列。
心迹指其人虽然未曾到过历史上的巴渝地
区，但心到过，亦即以巴渝话题作为映现对
象写出过诗，那样的诗也可以算巴渝诗。总
之都是以人辨诗，以人系诗，要么在巴渝写，
要么为巴渝写。

其中，有两个易混关节需要留意。一是
某些诗人的身世穿越朝代，一律以本著所引
诗作成于哪个朝代，将其称作哪代的人。个
别人的所引诗分属两个朝代，也不避分别称
之,私心以为并不矛盾。二是某些诗提及个
别巴渝名号，但或则只是举例，或则只是设
譬,疑似巴渝诗而实非巴渝诗，一律经过证
伪将其排除在外。纵或与通行认知不相一
致，也在所不辞。

历来的诗话著述，都张扬着个人思辨
性，本著自不例外。我主要是凭借个人多年
积累的文献资料，从中撷取出若干诗人、若
干诗作,以人系诗，就诗说诗。凡所点评，多
为诠释和鉴赏，也有考据和比较。随兴之所
至，间或还旁枝斜逸，涉及个别人情轶事，内
容和形式都不拘一格。只从横向单篇看，每
一篇均为巴渝诗选评，顶多再加点相关诗人
行状简介。如果纵向联通看，整本诗话又浑
若一部巴渝诗选，勾画出了巴渝诗史略。

好诗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自扪初心，
不求全，只求当。究竟是否尽如私愿，我个
人说了未必算数，自当接受与时推移的客观
审视。唯一能说的，在于自始至终都自信,
《巴渝诗话》不会白写，它将有助于时人和后
人更切近地了解巴渝诗的风貌。

在巴渝写 为巴渝写
——《巴渝诗话》小序【地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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